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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 了儿子 ，我什 么 也不缺
今 年 我 43岁 ，16年 前 离开 沈

阳 ，跟妻子安静文来广州 创业 。那时
吃的苦真是无 法 言 说 ，但是我成功
了 ，六 七年前 ，我就是百万富翁 。

望 着 自 己 的 公 司 和 3室 2厅 的
住宅 ，真是开心极了 。不过 ，那时我有
块心病 ，就是静文不能生 育 。我的 电
脑公司一天比一天发达 ，将来我就是
千万富翁呀 ！这么大的家产让我留给
谁呢？静文说要个孩子 ，我不同意 ，要
的孩子早晚是人家的 。那一段时间 ，
静文不开心 ，都是为 了孩子 。

有一 次 跟 朋 友 喝 酒 ，我 醉 后 大
哭：“除了 儿子 ，我什么也不缺 ！没有
儿子 ，有个女儿也行呀 ！不能让我绝
后呀 ！我挣这么 多钱干啥呀！”

那段时间 ，我颓废得很 ，只要一
想到孩 子 ，心 里 就难 受 。记 得一 次
去 朋 友 家 ，抱着 他 可 爱 的 儿 子 ，我
竟 哭 了 。孩 子 用 小 手擦 着 我 的 泪 ，
问 我哭 什么 ？我无 言 以 对 。朋 友知
道我 的 心事 ，拉我 出 去 喝 酒 ，结果
又 是 大 醉而 归 。

认识小溶 ，是在 5年前 。
那 是在 深 圳 的 一 次 新技术 展 示

会上 ，小溶是一家 电 脑公司 的总经理
秘书 ，我们一 见如 故 。我 见过的漂亮
女孩 多 了 ，可从没动过心 ，与 小溶却
是一 见倾心 。回 到公司 ，她的一切经
常浮现 在眼 前 。几 次 想给她打 个 电
话 ，却都是在拨号后 又放下 了 。

一周后的一天 ，小溶甜美的声音
出现在 电话里：“我就在你楼下 ，不请
我上去喝杯咖啡吗？”

咖啡 当 然 是在 我 的 办公室 里 喝
的 ，晚饭是在一家非常气派 的大酒店
吃的 ，然后又去了 一家非常幽静的酒
吧 。当 我把小溶送 回 宾馆里时 ，已经
是早晨 5点钟了 。是我单独和一个女
人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 。小溶并不是
特别漂亮 ，但她是我见过的女人 中最
可 爱 的 ，她 的 清纯她 的 清 爽 她 的 清
新 ，让我着迷 。从此 ，我开始主动给她
打电话 ，只要听到甜润的声音 ，我的
心情就会特别好 。

她给 了 我 爱情 ，
却不 要一点 回 报

有一次 的晚饭 ，是在大酒店小
溶的房间里吃的 。小溶要的东西和
她特殊的吃法 ，让我一下子懂得了
只有跟 一 个 有情调 的 女人 在一起 ，
才能有真正的享受 。那样地享受生
活 ，是我有生 以来的 第一次 。那个夜
晚 ，我享受了 小溶 的 身体 。

清晨起床时 ，小溶告诉我 ，从 见
我第一眼起她就爱上我了 ，因 为她
没想到这么高大英俊的北方 男 人这
么年轻就这么有出 息 ，更没想到的
是第 一次接触时她看到我这个大 男
人还拥有侠骨柔情 。她说上天送给
她一个好 男 人 ，她就要好好地爱一
场 。

从此 ，小溶进了我的 公
司 ，成了我的秘书 。让我吃惊
的是 ，她的工作态度认真极
了 ，而且 任何人都看不出她
和我有什么特殊关 系 。

小溶的工作越来越 出 色
了 ，尤其是在与客商谈判时更显示出
超凡的能力 ，为公司抢下了几个大客
户 ，公司里的领导层都夸她能干 。几
个 月 后领导层竟一致推举她任总经
理助理 。

就在小溶 任总经理助理的 当 天
晚上 ，她请我去她的家 ，那是她租
的 一 间 不 大 但 布 置 得让 人 心动 的
房子 。她坐在床边 ，看 着我的眼睛 ，
“ 平 初 ，你知 道我 为 什么 工 作得这
么 出 色吗 ？我就是想让你看看 ，我
有能 力 做好一 切 。不 用 你养 活我 ，
我 自 己可 以 创造一切 。可我做这一
切都 是 为 了 你 。我爱你 ，我不要你
对我负 任何责任 ，除了 爱 ，我什 么
也不要 。我真 的想要什么 ，我 自 己
有能 力 得到。”在生 活 中 小鸟 依人 ，
在事 业上 比 翼双飞 ，这不 是每个 男
人理想 的 梦 中 情人 吗 ！从那天起 ，
我跟小溶 同 居了 。

给我生 了 儿子 ，却 不要名 份 ！
我俩相识 1年后 ，我们在碧秀

园 买 了 一栋 200多 平 方米 的 豪宅 ，
有 自 己的花园和车库 ，我还给她买
了 车 。当 然 ，豪宅的主人是小溶 。小
溶 说 ，如果豪宅的主人是我 ，有一天
被人发现了 那就是包二奶 ，会有麻

烦的 。对此 ，我 没有一丝一毫 的 怀
疑 。

就在那天晚上 ，我告诉小溶 ，我
要离婚 ，娶她为妻 。小溶哭了 ，她对
我说：“我真的想名正言顺地成 为你
的妻子 。可是 ，你妻子跟着 你那 么 辛
苦地创业 ，现在 又 有病 ，你抛下她 ，
大 家 都 会
说 你 不 仁

不 义 ，你就会抬不起头来 。看 着 自 己
心爱 的 人 那样 ，那时我 多难受 呀 ！我
是爱你不能害你呀 ！你不能离婚 ，我
不要什么名 份 ，我 只要 爱 ！你要是离
婚了 ，我就离开你 。你不离婚 ，我还
要给你生 个 孩 子 ，让你后继 有 人 …
… ”

那个夜晚 ，我真感到 自 己是天下
最幸福的人。可是 ，也从那天起 ，我掉
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 。

几个 月 后 ，小溶 怀孕了 。为了 顺
利生下孩子 ，我让她担任香港 分公司
的 经理 ，因 为 在 香港 生孩子 没 有麻
烦。孩子顺利 出 生了 ，小溶抱着儿子
回来了 。我 多 高兴呀 ！我有儿子了 ，我
有儿子了 ！看到儿子的 出 生证 ，我不
高兴 了 ，因为儿子的 出 生证明上 “父

亲 ”一栏里填的是 “陈波”。小溶
说 ，当 然不能填我了 ，那样将来
会很麻烦 ，只好找个人充一下 ，
这在香港很普遍的 。香 火得续的
喜 悦冲 淡 了 一 切 ，我 没 有 怀疑
她 。从此 ，一家 3口 在碧 秀园这
个富 人 区过上了 幸福的生活 。
公 司 的摊 子越来越大 ，我控制

不住 了

小溶是个非常精明 又非常
能干 的 女人 ，她简直就是个工
作狂 。在接下来的 1年时间里 ，
小溶 几乎取代了我在公 司 的位
置 。她办事精明果敢 ，所有的事
情都管理得井井有条 。而且 ，公
司 的业 务拓 展得越来越大 ，效
益也成倍地增长 。而我 ，也觉得
和小溶是一体 ，她 多管 ，我 自 然
就少管 。

虽然工作忙 ，可小溶对我
仍是百般呵护 。晚上 ，她经常亲
自 给我和儿子 做晚饭 ，她说保
姆做的 饭再好 ，老公也喜欢老
婆做的 。当 然 ，吃着小溶做的可
口的 饭菜 ，那种香甜能沁入心
田 。每到周末 ，小溶还是陪着我
去看话剧听音乐会 看画展 ，有
时还 出 去旅游 。有时 ，她这个不
懂球的女人还 会陪着我去深圳
或在广州 看 足球 。有这么可爱
的女人相伴相助 ，有这么可爱
的 儿子在 身边 ，有一生都花不

完的金钱 ，那时我觉得 自 己是世
界上最幸运的男 人 。

我慢慢发现 ，遍布广东广西
湖南等地的几十家分 公司 ，有的
我 都 不 知 道 是 什 么 时 候 设 立
的 。小溶笑着对我说：“你劳 累 那
么 多年了 ，现在让我为你 多操心
吧 。你好好锻炼身体 ，别我没老
你就走不动了 ，将来我还想跟你
走遍全世 界呢。”

就在 1年前 ，我发现公司严
重亏损 ，小溶哭着告诉我：“摊子
铺得太大了 ，加上全 国 的 电脑产
品降价 ，就亏得严重了。”我就好
言安慰她 ，让她不要着急 。小溶
让我 出 面 向 朋友 借钱 向 银 行贷
款 ，我就出 面借了上百万元 ，才

渡过了 危机 。
危机过后 ，小溶说她是个女人 见识短 ，

顺利时还能撑得住 ，逆境还得我来撑 。她又
把大权交给我了 。我一接手 ，才知道 ，公司
已是资 不抵债 ，很难正常运行了。3个 月 前 ，
我的公司 只好 申 请破产 。

我被赶 出 家 门 ，连 儿子都见不上
公司破产了 ，我回到碧 秀园 。
可迎接我的不再是笑脸 。小溶 已把我

的衣物装进一 只皮箱 ，冷冷地说：“平初 ，你
走吧 ，从今天起 ，这里不再是你的家 了 ，既
然你是个 男子汉 ，就该重新创业。”我 当 时
就傻了 ，这是小溶吗？我认识 5年的小溶是
这个样子吗 ？

我一下子瘫坐在沙发上 ，大喊着 ：你为
什么这么做 ？小溶很平静地笑 了：“平初 ，我
是爱过你 ，真真正正地爱过你。可是 ，当 我
明 白 你不可能 为我放弃你妻子时 ，我就不
再爱你了 。你是说过要离婚 ，可你离了之后
会真正离开她吗 ？不会的 ！我很了解你。你
别怪我！我不想我爱的 男 人心里还装着另
一个女人 。我要给你生个 儿子 ，因 为我真正
地爱过你。我要 多捞你的钱 ，把这些给我的
儿子 。可是 ，我到香港后 ，认识了一个真正
的男子汉 ，就是陈波 ，我跟他真正相爱了 。
他是广州人 ，有远大的抱负 ，可他没有钱 。
我告诉他 ，等我几年 ，我让他成为百万富翁
千万富翁 。从那时起我只 是想从你这 多弄
点钱 。

“ 生了孩子后 ，我回 公司工作 ，自 然 也
实施我的计 划 。可是 ，你 自 己贪图享乐 ，把
公司 的业 务 全部交给 了 我 ，你想尽办法享

受 。从那时起 ，我明 白 ，我应该搞垮你 ，我的
儿子不能有这样没 出 息的 爸 爸 。

所以 ，我开始大量转移你的 资金 。今天
我成功了 ，你可以从这个家走了 。明天 ，陈
波就是这个家的主人了。”

我站起来 ，慢慢走过去 ，两眼盯着小溶
——这个我深爱过的女人 。我扬起手 ，狠狠地
打了她一个耳光 ，然后走向儿子的房间 。我抱
着儿子扬长而去。我不能把儿子留给这个歹
毒的女人。结果 ，我还未走出小区 ，警察就把
我拘留了 ，原因是我非法抢走孩子 。

一个 月 后 ，我又一次试图偷走儿子 ，又
一次被拘留 了 。我经常来这里 ，就是想看看
我的儿子 ，可小溶连 门也不让我进 。

最近 ，小溶跟那个男 人搬走了 ，带着我
的儿子 。我不知道他们搬到哪里去了 。

有 个熟人告诉我 ，小溶 自 己 的 电脑公
司 已经正式营业了 ，是家很大的 公司 ，据说
在外地还有许 多 分公司 。小溶 已经跟那个
叫 陈波的 男人正式结婚了 ，许 多 同 行参加
了她的婚礼 ，婚礼气派得很 。陈波的公司 也
开业 了 ，是家很大的广告 策划 公司 ，据说业
务非常红 火 。听到这些 ，我不禁想起古人一
句话 ，天作孽 ，犹可违 ，自 作孽 ，不可活 。我
内心已经没有气愤了 ，有的 只是深深地 自
责 ，是我 自 己毁了 自 己 。

学
会
从
容

□
文
/
秦
淮

最 近 看 到 某 名 家 的 一 句
话：“从容 最美”。“从容 ”是一
种 风度 ，在豪 放 ，飘逸 、稳健 、
深 沉 、含 蓄诸 种 风度之 中 ，从
容确实最令人 神往。“不管风
吹浪打 ，胜似 闲庭 信步”，多
么 从 容 ！因 为 从 容 而显 得 多
么潇洒 ！

可 是 我 常 常 不
能 从 容 或 不 够 从
容 ，匆 忙 中 常 显狼
狈 ，闲 静 时 常 显 呆
笨 。我 为 什 么 不 能
从 容 ？我 在 问 我 的
同 时也 对 “从容 ”本
身 进 行 认 真 的 思
考 。我发 现 ，要 “从
容 ”必先 做到 “心 中
有 底”，“从 容 ”是
“ 心 中 有 底 ”的 表
现 。心 中 有底 ，则有
预料 之 先 ，知 月 晕
而风 ，础 润而雨 ，能
应 对 生 活 的 各 种 面
孔 ，自 然 从容不迫 、
文 质 彬 彬 。假如 你
学 富 五 车 ，有丰 富
的 知 识 储 备 ，又 有
自 己 的 思 想 ，任 何
场面 上 你 都 能 左 右
逢源 ，侃侃而谈 ，从
容 如 鱼 入 大 海 ；假
如 你学 浅 识 短 ，只 有 半 瓶子
而 又 硬 要 滔 滔 不 绝 往 外 倒 ，
势必捉 襟 见 肘 ，前 言 不 搭 后
语 。自 陷于窘 困 之境 ，如 涸辙
之鲋 ，又 怎么 从容 得起来 呢 ？

要 从 容 还 要 将 世 间 的 很
多 事 情 看 淡 ，看 淡 了 就心平

气 和 了 ，心平 气和 了 就可 以
从容 了 。整天 为 芝 麻 大 的 事
计较不休 ，耿耿于 怀 ，动辄愤
愤不平 ，自 然 从容 不起来 。很
多 事情看 淡 了 ，比 如 这 个 会
没请你 ，那 个位置没让你坐 ，
你都 全 不在意 ，真 的 视 若 不
见 ，你 的 步 伐 自 然 就会轻松

起来 ，这就显 出 了
从容 。看淡 ，说到底
仍然 是一 种心 中 有
底 的 表 现 ，看淡 实
际 上 是看透 ，看透
了 也 就看 淡 了 ，看
透 了 心 中 就有 了 底
了 ，就不 会 为五 色
所迷 ，头就不晕眼
就不花 。知道其底
蕴 ，知 道 那 个葫芦
里 卖 的 是 什 么 药 ，
就 不 会 为 之 诱 惑 ，
为之 好 奇 ，视若 稀
松平常 ，也就是看
淡 。

想 清 了 这 些道
理 ，再来 反 思 自 己
为 什 么 不 能 从 容 ，
这 才 发 现 自 己 原
来 是心 中 无底 ，不
能 将 很 多 事 情 看
淡 ，只 想 着 从容却
缺 乏 从 容 的 必 要

条 件 。但是 想 清 了 也 有 想 清
的 好 处 ，这 就是 知 道 自 己 该
怎 么 做 。当 然 有 些 事 情 是你
想做 而 做 不 来 的 ，比 如 腰缠
万贯 ；但是有 些 事 情 是 通过
努 力 和 修 炼可 以 做 到 的 ，比
如 看 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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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 和 他 结 婚 至 第 九 年 ，一 直 以 为 情 感
天 空一片蔚蓝 的 她 ，终 于 知 晓 丈 夫 不止一
次 地有 了 外遇 。一天 傍晚 ，她伤 心地把他约
到一 家 叫 圆 梦 的 咖啡 馆 。她 第 一 次 要 了 不
放糖 的 咖啡 。他坐在她对 面 ，吸 着 烟 ，满脑
子 晃动着 另 外一 个女孩 的 身 影 。

她 喝 下 一 口 咖 啡 ，苦 苦 的 ，
她 皱 了 皱 眉 。在 暗 淡 的 灯 光 里 ，
她 开 始 讲 述 他 们 在 大 学 里 的 故
事 。

“ 你 第 一 次 约 我逛 公 园 。那
时我们都是 穷学生 ，手里 没 有 多
少富 余 的 钱 。公 园 门 口 有 一个卖
杏 的 老 头 ，那 杏 红 红 的 很 是 诱
人 ，馋得我嗓眼 酸 溜 溜 的 。你看
出 我 的 心思 ，4毛钱一斤 ，就买 下
3 斤 。我们 坐在 公 园 的 长 椅 上 ，我
让你吃杏 。你说 你家 乡 漫 山 遍野
都是杏树 ，从小 就吃倒 了 胃 ，看
见杏 浑 身 就 发 酸。”

他 自 然 知 道 这 个 10年 前 的
故 事 。她 如 今 应 该 感 到 幸 福 才
对 ，房子 、汽车都有 了 ，她 还 有 什
么 不 满 足 的 呢 ？

“ 那 天 ，我吃一个 杏 ，你就从
我手里 接过 一 个 杏 核 。最 后 你数
杏核 。不 多 不 少正 好 60枚 。你把
杏核 用 手帕 包好 ，小心 地装 进衣
兜 。我 问 留 杏 核 有 何 用 处 ，你笑
而不 答 ，一 副 神 秘 的 样 子。”

“ 又 是 一 个 星 期 天 的 上 午 ，
我 看 见你蹲 在操场 上 ，捏 着 杏核
哧哧 地在 水 泥地上 磨 。将杏 核 的
两面磨 出 小 洞 ，用 针挑 出 里 面 的
杏 仁 ，然 后 用 砂 纸 打 磨 得 光 光
的 。你 见我 来 了 ，把一 枚 杏核含
在 唇 间 ，一 吹 发 出 鸽 哨 般 的 声
响 ，一吸 又 是 另 一动听 的 声调 。
我很 好 奇 ，想 向 你要一枚 ，只 要
一枚 ，你却不给 。我骂声小 气 鬼 ，
就离开 了 操场。”

她娓娓地叙述 ，已 经 暗 淡 的 故事 又 清
晰地浮现在他眼 前 。手机响 了 ，他 没接 ，他
知道是那个 女孩打来 的 。他约 了 她 ，在 饭 店
吃 饭 。

“ 我生 日 那 天晚 上 ，同 学们一 起 祝贺我
的 生 日 。你是最后 一个 来 的 。你从 口 袋 里掏
出 用 红 线 穿 在 一起 的 杏 核 ，嘴对着 两 排拉
直 的 杏 核 ，像吹 口 琴一 样 ，竟吹 出 了 美 妙动
听 的 ‘祝你生 日 快 乐 ’歌 。当 时我真 的好感
动 。接 着 ，你将这 串 杏核 戴在我 的颈 间 ，（我

才 明 白 这 是一条 杏核项链 ！我 又
一 次 被 深 深 地感 动 了 ，也 就在这
一 刹 那 ，我觉得可托付终 身 、缔
结 天长地久 的 人 就是你。”

“ 几 年 后 ，我戴 着 杏核 项链
和 你走进婚姻 的 殿堂 。那晚在我
们 简 陋 的 洞 房 ，你拥 着我许诺 ，
要让我过 上 好 日 子 ，成为 富 有 的
女人 。后 来 你 当 了 老板 ，我终于
成为 了 富 有 的女人 。后 来 你也 像
许 多 有 钱 的 老板一样 ，身 边 有 了
太 多 的 女 人 。我现在很 想 回 到我
们过 穷 日 子 的时 候 ，那时起码拥
有 爱 情。”

她 从 包 里 取 出 那 串 杏 核 项
链 ，默默地捻着 一 个个 杏 核 ，说
道：“现在 我 只 剩 下这 串 杏 核 项
链 了 。当 初 ，家 中 富有 的班长 ，一
支一 支 地送 我玫瑰花 ，还 差 几 支
就到 99支 ，却 让一 串 杏 核 项 链
击 败 了 他 。看 到 班 长 痛 苦 的 样
子 ，我的心 隐 隐 作痛 ，觉 得对不
起 他 。前 几天我 见到 他 了 ，他眼
里 仍 燃烧着 对我的 爱 。他说 ，他
和妻子 分 手 了。”

他心弦 一 紧 ，仿 佛梦 中 醒 来
似 的 ，忽 然 明 白 这 是 她 最 后 的
“ 通牒”，也 是他最 后 的 机 会 了 ，
否 则 ，他将 永远失去她 。

他 从 她 手 中 拿过 杏 核 项链 ，
两手将项链拉直 凑在 嘴边 ，鸽哨
般 的 乐 曲 在 咖 啡 馆 里 轻 轻 响
起 。她熟悉 乐 曲 的歌词 ：当 你开
始哭 泣 你可听 见我的 叹 息 ，我知

道 你 失 去 的远 比我 曾给你的 多 ，你想要 的
海誓 山 盟我没 资 格说 ，我 只 想 陪伴 着 你给
你一 些 欢乐 。

他 坐 在她 身 边 ，将 杏 核项链戴在 她颈
间 ，他看 见她 两 行热 泪 涌 出 眼 窝 。

女 性 社 交 应
警惕 哪类人

□ 文 /普言

女性参加社 交 的 机 会
越来越 多 ，社交场 合却鱼
龙混杂 。女性朋友 ，您可根
据 以下 几 种迹象 ，来 采取
相应的 保护措施 。

对你 仔 细 打 量 的 男 人
这 种 男 人 的 目 光带 有挑

逗 、勾 引 的 色彩 ，俗称 “色
迷迷 ”的 。这种人盯着你仔
细地看并非对你爱慕 ，而
是想 占有你的 肉 体 。

与你交谈时对 “性”特
感 兴 趣 的 男 人　不管 你与
这个 男 子是初 次 相 识还是
很熟悉 ，但他对有关 “性”的
内容津津乐道时 ，说明他想
勾引你上钩。因此 ，你最好
找个 借 口 离开 ，起码另改换
一个话题 ，让他知道你对他
的那一套无任何兴趣 。

对 你 动 手 动 脚 的 男 人
　 你如果 是位涉世不深 的
年轻少女 ，这 种情况很可

能 会遇 上 。你千万不要认
为他真 的喜欢你 。如果他
真的喜欢你 ，就不 会做 出
动手动脚这类下流动作 。

想 把你 带 到 他 可 以 控
制 的 场 所 的 男 人　为了 达
到不轨 目 的 ，这 类 男 人 以
甜 言 蜜 语 邀 请 你 到 他 家
里 、他居住的旅 店或他的
办 公室 ，因 在这 类 场所他
完全可 以控制你 ，便 于实

施性侵害 。所以 ，遇到有人
邀请 你 去这 类场所时 ，你
应该坚决拒绝 。

坚 持 要 送 你 的 热 心 男
子　当 你单身回家时 ，你要
坚决拒绝那些硬要坚持护
送你回家的男人 ，除非此人
是你最可信赖的朋友 。因为
你一个 人 回 家 也比坏人送
你回家更安全 。即使是你信
赖的朋友的朋友 ，你 也要婉
言谢绝 。

第 一次

抱 母 亲
□ 文/林雪

母亲病了 ，住在医院里 。我们兄
弟姐妹轮流去守护母亲 。轮到我守
护母亲那天 ，护士进来换床单 ，叫母
亲起来 。母亲病得不轻 ，转身下床都
很吃力 。我赶紧 说：“妈 ，你别动 ，我
来抱你。”

我左手抱住母亲的脖子 ，右手抱
住她的腿弯 ，使劲一抱。没想到母亲轻
轻的 ，我用力过猛 ，差点仰面摔倒 。

护士在后面托了我一把 ，责怪
说：“你使那么大劲干什么？”我说 ：
“ 我没想到我妈这么轻。”护士问 ：
“ 你以为你妈有 多重？”我说：“我以
为我妈有一百 多斤。”护士扑哧一声
笑了 ，她说：“你妈这么矮小 ，别说病
成这样 ，就是年轻力壮的时候 ，我猜
她也到不了 九十斤。”母亲说：“这位

阿 姨真有眼 力 ，我这一生 ，最重的时
候只有八十九斤。”

母亲竟然这么轻 ，我心里很难
过。护士却取笑我说：“亏你和你妈
生活了 几十年 ，眼 力这么差。”我说 ：
“如果你跟我妈生活 几十年 ，你也会

看不准的。”护士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我说：“在我的记忆 中 ，母亲总是
手里拉着我 ，背上背着妹妹 ，肩
上再挑一 百 多 斤重 的 担子 翻 山
越岭。这样年复一年 ，直到我们
长大 。我们长大后 ，可以干活了 ，
但每逢有重担 ，母亲总是叫我们

放下 ，让她来挑。我一直 以
为母亲 力大无穷 ，没想到她
是用八十 多斤的 身体 ，去承
受那么 多重担。”

我望着母亲瘦 小的脸 ，
愧疚地说：“妈 ，我对不住你啊！”

护士也动情地说：“大妈 ，你
真了不起。”

母亲 笑 一 笑 说 ：“提那些事
干 什 么 ？哪 个 母 亲 不是这 样过
来 的？”

护士把旧床单拿走 ，铺上新

床单 ，又很小心地把边边角 角拉平 ，
然 后 回 头吩咐我：“把 大妈放上去
吧 ，轻一点。”

我突 发奇想地说：“妈 ，你把我
从小抱到大 ，我还没有好好抱过你
一回呢 。让我抱你入睡吧。”母亲说 ：
“快把我放下 ，别让人笑话。”护士
说：“大妈 ，你就让他抱一回吧。”母
亲这才没有作声 。

我坐在床沿上 ，把母亲抱在怀
里 ，就像小时 候母亲无数次抱我那

样 。为了让母亲容 易 入睡 ，我将她轻
轻地摇动 。护士不忍离去 ，坐在椅子
上看我抱母亲 。

母亲终于闭上眼睛 。我以 为母
亲睡着了 ，准 备把她放到床上去 ，可
是 ，我忽然看见 ，有两 行泪 水 ，从母
亲的眼里流出来 。

快
乐
童
年

　
明
正

为 友情干杯
□ 文/徐剑铭

“ 我 在 凄 迷 的 风 雨 中 苦 苦
跋涉 ，

前方的路 口 ，谁 ，
擎一盏焰火闪烁的灯
深情地 ，唤我……
……

这 是我写在那段苦难 岁 月
里的诗 。

2001年 4月 16日 下 午 4
时许 ，我走 出 省高级 人 民法院
那座嵌着 国 徽的大楼 。我怀里
揣着的是刚 刚 从法官手里接过
的 “宣告徐 剑铭无 罪”的判决
书 ，这一纸判决洗雪了我 16年
的 不 白 之 冤 ……我 站 在 大 楼
前 ，用 微微颤抖的 手掏 出 手机
… …尽管我知道，16年来我的
妻 儿为我吞咽下无数苦涩的 泪
水 ，此刻正望眼欲 穿地等着我
回家 ，与我分享这 “再生”的狂
喜 ，但我还是简单地给妻子交
待了一句 ：“平反书 ，接到了 。晚
上我回去再说 ”旋即便开始给
朋友们打 电话 ，并且决定 ，现在
就去找他们……

我在 电话 中 告诉我的 朋友
们 ，把你悬着的心放下吧 ，我平反
了 ！这回是真的 ，这回是真的 ！

1 986年 4月 中 旬 的 一 天
——呃 ，那是个 “倒春寒 ”的 日
子 ，天 上 飘 着 水 粒 般 的 雪 花
——我被腰间 佩着枪支 的 法警

押上 了 审判台 。审判在政法学
院礼堂进 行 。虽 然我深 信 自 己
的清 白 ，不曾触犯王法 ，但面对
森然 的 公审场面 ，心中 也不免
有些犯怵 。就在我从后 台走向
前台的那一瞬间 ，我的眼睛突
然一亮 ：我看到了 台下最前排 ，
站着我的 几位朋友 ：周 矢 ，丹
舟 ，胡怀仁……朋友们的 目 光
向 我投来 ，目 光 中 都看不到凄
凉 ，看不出 哀怨 ，他们在向我微
笑 ……我 蓦 然
悟 出 了 那 微 笑
的蕴含。“没事
的 ，兄弟！我们
相信你”……霎
时 ，一股暖流从
我心中 淌过 。

有 了 台 下朋友们微笑 的 目
光 ，我那天的 “过堂 ”底气十足 ，
对强加在我身 上的诬陷之词据
理反驳 ，慷慨陈辞 ，我的发言竟
引 起台下 多 次掌声 。据说 ，庭审
过后 ，公诉人愤愤地对别人说 ：
那天 ，徐 剑铭嚣张得很 ！现在我
可以 “揭发”了 ：我的 “嚣张 ”是
我的朋友们“怂恿 ”的 。

度过 了 一年 又 六个 月 的 牢
狱生活，1987年 8月 17日 ，我
走 出 了 森森 高墙 。当 看守所黑
色的 铁门在我身后咣〓一声关
闭之 后 ，我那 因 获得 自 由 而激

情荡漾 的心却猛地收 紧 了 ：自
由 是有了 ，可公职却失掉了 。出
去后该 以何为生呢？更可怕的
是 ：社会上 的人该用 怎样的 目
光看我呢？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，
人格尊严 的失 落 比生命的失落
更不堪其苦啊 ！

但这 个 潮 水 般 袭 来 的 困 惑
很快就消逝 了 ，因 为就在我转
过 身来的 一刹那间 ，几十双久
违 了 的 目 光 向 我涌来……其 中

有我的家 人 ，更 多 的却是我的
朋友……

那一刻我不知道该说些什
么 ，我到底 也没有说 出 一句完
整的话来 。但我却记住了 朋友
们的肺腑之言 ：

商子雍说 ：“剑铭 ，想开些 ，
如 今 的事 ，除 了 人死了 不能 复
活 外 ，一 切 都 会 有 改 变 的 可
能！”

关本满说 ：“工作的事不用
发愁 ，我开 了 个小工厂 ，不行你
就 到 我 那 里 去 ，咱 们 一 块 儿
干。”

周 矢 拍拍我 的 肩 膀：“放
心 ，哥们永远是哥们！”

你知道这些话对于一个 刚
刚 走 出 牢狱的人是什么 ：是 穿
透云 层 的 阳 光 ，是浸润干裂土
地的春雨 ，是寒夜徘徊于岐路
上的苦行者面 前蓦然升腾而起
的篝火……

从那时起 ，我人在江湖 ，却
从未有过 “皇冠落地”的沮丧 ；
我身 负奇冤 ，却从未有过轻言

放 弃 的 怯
弱 。因为 ，我
的 朋 友 们 从
来 就 没 有 松
开 过 搀 扶 着
我 前 行 的 手
臂 ！这期 间 ，

我曾在包括 《陕西工人报》在 内
的 多家报刊 当 过编辑 、主编 ，每
次 “出 山 ”都是朋友们的鼎 力举
荐 ；我曾 写下过数百 万字 的文
章 ，稿子交到哪位编辑朋友手中
都是一路绿灯 ；我曾为许 多企业
写过专题文章 ，走到哪里朋友们
皆以上宾相待 ；我曾被我当学徒
时的工厂召唤回去 ，我的师傅们
对我如 同 对待一个 曾经走失 又
寻找回来的孩子 ，宠爱有加 ，呵
护备至。当然 ，我 也没有放弃过
我申 诉的权利 ，但真正起到作用
的却是以陈忠实 、赵熙为首的省

作协主席团 。他们 多次郑重地向
法律监督机关发出书面呼吁 ，要
求为我平反。……平反之后 ，凡
外埠媒体记者来采访我 ，我总要
提请他们注意 ：不要过份渲染苦
难 ：这些年 ，有朋友们的真诚呵
护 ，我活得挺好 ，真的 ！

那天我赶到张敏家时 ，屋
里 已 坐满了 我的 朋友们 。朋友
们和我握手的有 ，拥抱的有 ，但
绝没有悲喜 交加 ，热 泪 盈眶 的
场面 。其中 的道理很 简单 ：十几
年 来 ，朋友们虽然 天天祈盼着
我冤狱的 昭雪 ，但在心 灵 的 天
平上 ，友谊 的砝码从未减去毫
厘，“哥们永远是哥们！”

那天 ，我和朋友们进 了 一
家酒店 ，摆了两桌席 ，喝了个酣
畅淋漓 。席间 ，作家高建群感慨
地说：“老 徐 这 十 几 年 能撑过
来 ，的确不容 易 ！是条汉子！”

我是个不善言辞 ，特别 是
不善在朋友们面前表述什么的
人 。但此刻 ，我真的是激情难
捺。我站起来 ，举起酒杯 ，对朋
友们说道：“我其实是个很没用
的家伙 ！能走过这段风雨泥泞
的路 ，全靠朋友们的搀扶！”

周 矢提议：“为剑铭的平反
干杯！”

我伸手拦住 ，说：“不 ，为弟
兄们的友情，干杯！”


